无屌俱乐部第七章——敲诈亲弟的报应

我坐着，这儿是一处黑暗的房间，我的手脚都被绑在椅子上，我的口里被塞了袜子。我听到有声音从其他房间传来，除此之外，我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我的心跳声。

突然间，房门被打开，光线照了进来。两个裸男走了进来，他们都拿着手术刀，一个金发男孩，看上去不超过十八岁，另外一个男孩，一头黑发，看上去年纪小一点，他们正在扯掉或者切开我的上衣和裤子。很快，我浑身几乎一丝不挂，除了我的内裤和脚上的袜子。那年长的金发男孩跪了下来，用刀切开我的内裤，他的脸和我的生殖器之间仅仅一寸距离。他一手抓住我的阴茎，另一手用胶带紧紧的绑住我阴茎的根部，他绑得非常紧，一股疼痛的感觉从阴茎处蔓延。疼痛很快就转化成动能，我的阴茎硬了，直指前方，并且随着我的心跳频率上下轻微移动着。

这两个男孩揭开了我的手脚，然后将刀片架在我的脖子上，对我说：「贱人！别想逃走！」他们将我架起来，将我带到客厅。客厅里有一大堆裸体男生，他们不是站着就是坐着，他们当中有一半还是青少年，其他大多都是二十出头，尽管他们都没了阴茎，阴囊上方只有一小节阴茎残根，但他们还是很有吸引力。我被按住，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我的手脚再次被绑住。这次，我是手是被绑在椅背后边，我双腿被分开，阴茎上的胶带依旧绑着。

其中一个年轻男孩站出来，他对我说：「我们已经决定，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制止你继续敲诈我们！那就是，你成为我们一份子！」说罢，他就拿起一把手术刀向我走来。

我是怎样沦落到这个境地的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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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个月前，我因为春假，从大学回家度假。因为爸妈正出远门度假，所以我以为家里只有我和我的弟弟，所以当我下了的士、开门后，那场景令我终身难忘。

下车后，我就发现家里传来一阵阵音响的声音，那时候我想我弟弟可能在家里搞了什么狂野派对，反正我家在山边，附近都没有什么房子。再加上我提前回家，我弟弟可能以为我明天才到家，所以我就悄悄的打开铁闸，沿着车道，走到尽头后绕到屋子后边。我一靠近屋子后边的窗户，我就吓得掉了下巴。

里头看起来有十几个男孩，这窗户背后是偏厅，不知道正厅里还有多少男孩。他们全部一丝不挂，他们各自组合，有些两个、三个、甚至三四个都有，他们正在互操对方的屁眼，或者在舔对方的下体，我弟弟芬尔也在。我从来不知道我弟弟是个小基佬，这还不是令我最吃惊的，最大的问题是，这房间里的所有男孩都没有阴茎！！！！因为，我看见一个男孩弯下身，让他后边一个男孩操他屁眼，前边那个小受的位置正好给我看到他下体只有阴茎残根儿没有阴茎，而他后边那个男孩也没有，因为我看见他戴上假阳具，只有那些没有阴茎的男孩才需要戴假阳具。我看了一段时间，那两个男孩互相交换了假阳具，然后互换攻受位置，最后他们互相舔对方的阴茎残根。出奇的是，这些没了阴茎的男孩们居然还能射精，一股股奶白色的精液从他们阴茎残根喷射而出。我再环顾一下，发现屋子里其他男生们也是类似的情况，最后，我忍不住了，我绕回正门，打开了正门。刹那间，整个屋子就像被冻结一样，所有人都停下做爱的动作。

我虎躯一震，大叫道：「你们他妈的在干嘛？」

我一声怒叫，震醒了他们，这些裸男纷纷抓起地上的衣服，顾不得是不是自己的，纷纷手忙脚乱的套上，然后半裸着夺门而逃。但芬尔依旧坐在地上，撅起嘴巴，一丝不挂，一些前列腺液正从他下体阴茎残根的顶端分泌出来，低落到他阴囊的前方。

我对着他大喊：「芬尔！这究竟是什么鬼？他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在家里？还有，你下体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」

芬尔听到我的大喊，他开始哭了，然后一边啜泣，一边说了一个我没法想象，也不敢相信的故事。原来，他们是一个叫「无屌俱乐部」的会员，这是一个由无屌男孩、男生们组成的同性恋俱乐部，他们当中有些人是自愿放弃他们的阴茎，有些则是被强迫切除的。俱乐部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聚会，然后就这样大杂交，有些会员的父母长期在外，家里没人，所以会在他家聚会，而我们爸妈出远门度假，芬尔还以为我明天才到家，所以他就召集会员们到我们家「开派对」。

「那你是怎样加入这个俱乐部的？」我依旧板着脸的问芬尔

原来，芬尔是个小基佬，他有次约炮时，遇上钱斯，钱斯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，芬尔发现了钱斯下体的异样，这才发现了原来世界上还有无屌俱乐部这种组织。钱斯带了芬尔参加了俱乐部的杂交派对，因为芬尔心中却一直意淫着被阉割，失去阴茎，所以他很快就自愿要求加入俱乐部，所以他就被钱斯这个介绍人亲手切掉阴茎。

芬尔一脸惶恐地求我：「马特！我求求你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其他人！」我没有立刻回应，因为我那时候心念电转，脑海里浮现了一件事。

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在大学里比较热衷参加派对、炫富，所以我的学习跟不上，所以我要请那些中国佬教我，后来演变成请他们替我写论文。不管是参加派对、炫富，或者请中国佬写论文都要花钱，而且是大大的花钱。虽然，我自己有信托基金，但我爸妈预设了每年的花销的上限，这数字对穷鬼来说是天文数字，对小资同学来说够他们每季换新的电子产品，但对我这种人来说是不够的。而我弟弟今年十八岁了，也可以动用他信托基金的收益，我因此看到拍拖困境的希望。

「芬尔，我可以保守秘密。」这小子听到我这样说，又开始流泪了，真他妈的没用。「不过，我要你帮忙，我需要钱。」

「哥，你要多少？」

「芬尔，你起码得给我三四万块吧！」

「操！我哪儿去找三四万块给你啊？如果是几百块的话，我立马给你，但几万块真的没有。」

「噢！芬尔！你会有的！」

「啊！你说是信托基金？」

我哼了一下，但芬尔这小子又苦着脸说：「哥，现在提款机上限是五千块，超过五千的话，银行会通知持有人。而我银行储蓄户口根本不足一千块，信托基金有超过五千块的交易，管理人就会通知爸妈，你也知道的！」

「哼！我知道你那些朋友十有八九都不是穷鬼！我进来时，开到地上一大堆的衣服，衣领的标签、衣服的剪裁，以及球鞋大多都是名牌货！而且，外边车道泊着的车可不是几千块的二手车，别说什么来自中国的仿制品，都他妈的是无耻的鬼话！」

「哥！」

「我不管！我需要这笔钱！我不管你从什么地方筹集，如果你没办法从你那些所谓的『朋友』中筹集这笔钱，那你就准备如何跟爸妈解释你为什么没了鸡巴！」

恐吓是有用的，第三天，芬尔就给了我一个运动袋子。我打开一看，里头满满是一捆又一捆的钞票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大多是十元、二十元的钞票，辅以部分一元、五元的钞票。我花了一个下午，才点清这笔钱，一共三万七千四百九十一美元。呵呵，这些小子虽然没有鸡巴，但他们都是阔佬，老子发财了！然而，嗑药很花钱，租游艇、招妓也不便宜，这笔钱花得差不多。虽然并不是完全花光，信托基金会支付我的学费和宿舍租金，所以我不会失学。不过，我早已花光我的生活费，所以我才要敲诈芬尔，而现在敲诈得来的钱又花了三分之二，剩下的不够我下学期的生活费，一切又回到起点。

我截住芬尔，我对他说：「喂！我没钱了，快给老子一万几千块花花！」

「操！马特！你怎么又没钱了？我们上哪儿去给你一万几千块？」

「老子才他妈的不管！」亲爱的弟弟居然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，我很不爽，我大喊说：「芬尔！老子不在乎你们这些没鸡巴的小基佬去哪儿找钱，去偷也好，去卖屁股也好，老子如果收不到钱，你就等着全世界都知道你们这些基佬的肮脏事儿。」

说罢，一想到芬尔那天苦巴巴地求我保守秘密，现在过河拆桥的狗样，还是不够解气。于是，我继续吓唬他：「还有，我告诉你，老子当天进门前就绕到屋子后边，拍下你们在乱交的照片和小片片。嘿嘿嘿，真想不到啊！我亲爱的弟弟居然喜欢被大大的假阳具插屁眼！你们这些没鸡巴的小基佬居然还能射精，真想不到啊！」

芬尔听到我的吓唬，整张脸都变苍白了，这些没鸡巴的小基佬，真是欠操，不吓唬就不肯乖乖听话。一吓唬了，就立马像母狗那样。第三天上午，芬尔就准备好钱，我花了整个中午和下午，开车入城存钱。为避免银行问长问短，我将这笔钱分几批的存入不同银行的账户，反正城里开张的银行，我都有私人账户。折腾完后，我总计各张存款收据，发现芬尔和他那堆没鸡巴的「朋友」一共筹集了一万九千三百零六美元，呵呵呵，他们真是一座金山银山。

这笔钱够我快活一阵子了，然而钱到用时方恨少，钱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。那时候，我隔段时间就给芬尔发短讯，向他要钱，一千几百块的，然后两三天就有满是现金的包裹寄来。凭着敲诈亲爱的弟弟，我这个学期真的快活像神仙。学习方面，我可以请中国蛋头替我写；交友方面，手上有钱，不愁没法上校花的床，还可以花钱招妓。

圣诞节来了，我回家度假，我一路上就是想着如何再敲诈芬尔，我虽然请人代笔写论文，但我还是抽空调查了一下芬尔的社交网络。我发现，我弟在网络上加了好友的人大多和我们家「门当户对」，我只匆匆看了几个，发现他们都曾经在那天出现在我们家。我想的没错，我弟弟和他的没鸡巴小伙伴们果然是金山银山。到了家门口，下了的士，沿着车道走，到了大门。进门后，这次没有杂交派对，芬尔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这次不是裸体而是穿着衣服的。

我问他：「爸妈在哪儿？」

「妈去了哥本哈根参加学术会议，爸出差到了东京，他们决定在外头庆祝结婚二十五周年，下星期才回来。」芬尔站起来，拦住我，说：「马特！我们不会再给你钱了！我们没钱了！」

我很愤怒，没钱？戴着假阳具操射你的那个瘦弱男孩，他爸是连锁酒店大亨，那个红头发的壮男，他来自传统农林世家，超市里三分之一的农产品都和他家有联系。你丫说你们没钱，骗鬼去，骗我，没门！

我骂他：「芬尔，你这个不知感恩的小贱种！我告诉你，如果我见不到钱的话，你就等着平安夜晚上被全世界知道你的肮脏秘密吧！」

芬尔的脸又是面无血色，隔了段时间后，他说：「好吧！你赢了！」

「哼！老子当然赢了！放着好好的男人不当，搞到变成没鸡巴的小阉人，不男不女的！」

我见芬尔服软了，我就缓和了一下，说：「今天去哪儿吃？反正老子不会做饭！」

芬尔介绍了一家高档餐厅，说这儿非常好，我没问题，芬尔就打了电话去预定。我们上了芬尔的车子，这车子是型号无聊分子X-100，基本款要都要六万块。这小子之前还在装逼说没钱，不是老子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，我老早就爆料，给全世界看看这些没鸡巴的小基佬是如何肮脏的！

路程不远，很快就到了那间餐厅，那餐厅比较冷清，芬尔说那是因为这餐厅刚刚开张，还没有宣传，所以这么冷清。我们进了去，点了餐，侍者上了酒，我喝了一杯酒，芬尔没有喝任何酒，就一直和我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聊着聊着，我开始觉得有点头晕，我以为这种啤酒的后颈比较厉害，然而，我眼前的景物开始天旋地转。

「发生什么事？」我要了摇头，试图让自己清醒一点

「哥！你就是不肯罢休，是吧？」芬尔看着我，平静的说

「你说什么啊？」我很懵逼

「你就是要不断的榨干、欺负我们，就像我们小时候，你不断的玩弄着我的下体那样。」

我继续懵逼着，我决定站起来，但不成功。然而，芬尔转了头，点了点，最后一个出现在我眼前的人是一个比较肥壮的男生，他的样子好像在哪儿见过。。。。。。我还没有来得及想，我就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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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轻男孩正正就是芬尔，他拿着刀走向我，他说：「我们花了时间和金钱，然后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只有你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，那你就不会泄漏我们的秘密。」

芬尔说罢，他已经走近我，他跪在我的腿间，看着我肿胀的阴茎。他用左手一把抓住我的阴茎，然后右手将手术刀从我阴茎根部，胶带下方切。天啊！我的亲弟弟居然亲手切掉我的阴茎！

「因为你是我哥，所以应该由我亲自动手，因为在情在理你都不会公开，更遑论告发我们了！」芬尔一边切着我的阴茎，一边对我说。

剧痛从我阴茎根部传来，这还是芬尔在我阴茎根部切了个小口子罢了，他说：「哥，如果你坐好的话，很快就可以切掉你的阴茎了，这就是一两分钟的事。」

芬尔很有节奏的前后移动，刀子一下一下的深入的阴茎，就像老练的伐木工在锯木那样。一阵阵剧痛传来，那种疼痛从被锐物攻击转化成火烧火燎的痛，就像深处炼狱深处那样。不！不是身处炼狱，而是炼狱已经搬迁到我下体处，然后将剧痛传输至我全身，我痛得大叫。因为剧烈的疼痛，有两个无屌裸男走上前，分别按住我两边的肩膀。

我的亲弟静静的、有序的切着他哥哥的阴茎，就想不受外界干预那样，他对我的痛苦视若无睹。被剧痛抹去时间观，感觉就像过了一辈子那样，芬尔对我说：「哥！成了！」我看到他的双手沾满了我的血，连他健壮的胸膛也是我的血。我的阴茎也正式告别了我的下体，静静的躺在芬尔的手掌里，但因为还被胶带绑住根部，所以我的断屌还很饱满。我的下体的阴茎残根还往外滴着血，下体的剧痛依旧传来。

一个无屌裸男拿着玻璃瓶走了过来，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俱乐部的会长约翰，那个空的玻璃瓶子上贴了个标签，上面上写着我的名字。芬尔小心翼翼的，用一种很呵护的姿势将我的断屌放入那个空玻璃瓶子里。与此同时，其他无屌男孩上前来，他们替我包扎、插入导尿管。芬尔给了我药片，说可以给我睡一下，我吞了，很快我就睡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痛醒了，我发现我还是躺在这个陌生的建筑物里。下体的疼痛依旧不可忍，我痛得大叫，我痛得昏了头，试图去抓我下体的绷带纱布。

「哥！不要碰！」此时，芬尔正好走了进来

羞辱和疼痛引发了我的燥狂，我挣扎着想要离开，但芬尔喊了人来。好几个裸男进了房间，他们分别按住我，然后其他人就给我灌了水和药片，然后我就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。

再次醒来后，我发现我的手脚都已经被绑住了，下体还是很痛。芬尔在房间里，他听到我醒来后，立刻给我灌药片，他说：「哥，这是止痛药，你不想挨疼的吞下去。」

我痛醒了，然后吃了药，睡了过去，就这样周而复始了几回。芬尔给我说，那餐厅是其中一个会员的产业，给我们上酒的侍者也是其中一个会员，然后这地方是另外一个会员的房子，因为他和家人过圣诞节，不会在这儿，所以就给我们用。还有，芬尔这小子已经和爸妈说他和我要一起去旅行，所以不会回家过圣诞。

过了段时间后，我下体的疼痛已经消除了，伤口也差不多好了，我的力气也恢复了过来。所以，我就趁其他会员不在，只有我和芬尔在的时候发难。我已经预先拣回我的东西，然后塞进一个包包里，然后找了把刀，准备指吓芬尔，要他给我叫车。不过，但我发难时，芬尔松了松肩，说我可以驾走他的车，钥匙在桌子上。我立马冲出去，抓了钥匙，直奔室外。我发动了车子，开了定位地图，这才发现我原来在一处荒野。我没有回家，回家有什么用呢，难道跟爸妈说我被弟弟和他的基友们切掉了阴茎？从小只有我欺负他，爸妈只担心弟弟，肯定不会相信我说，难道我要脱裤子给爸妈看我那面目全非的下体吗？难怪芬尔直接让我走，因为我在情在理都没法跟其他人说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。所以，我直接开车回到学校，反正车子汽油充足。

回到学校的宿舍，我立马脱光查看伤口，反正舍友们都已经回家。我解开绷带，这时候我才能仔细观看我亲弟弟对我的所作所为。我的下体没了阴茎，只有一小节阴茎的残根，长度和一根手指厚度差不多，顶端插着一根导尿管，周边都是红肿的新肉。我的阴茎就这样没了，我很伤心，虽然没有芬尔之前那样粗大，但我阴茎外形很漂亮，也不小，就这样没了！我往后怎么操逼？我很沮丧，甚至想过自杀。

过了几天，芬尔找上门来，说要见面。我对他很生气，尽管这几天我也反省了，我不应该敲诈亲弟弟，但还没有解气。于是，我说这是我们兄弟最后一次见面。

当芬尔进了我寝室后，我的怒气发作了，我骂他：「芬尔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哥的？」

芬尔红着脸，望着地板说：「马特！对不起，我没有选择，你不断的向我要钱，我已经没钱可以给你了。为了不让其他人知道我的秘密，我只得这样做。」

我颓唐的坐在沙发上，一边流着泪，一边说：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我不像你和你的朋友，我是直男！我喜欢操逼，现在我没有屌！我永远都没有性生活了！」

芬尔上前，抱住了我，安抚着我发抖的身体。他在我耳边说：「哥，你错了，我会证明你错了！」

芬尔说罢，他轻轻的将我推到在沙发上，跪在我的腿间前，然后脱下我的裤子和外裤。然后他直接舔我的阴茎残根，我很震惊，我急忙说：「芬尔，不要！」

然并卵，我俩都知道我只是口里说不罢了，而我也没有力气推开他，因为我全身的力气似乎被芬尔舔走了。很快，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抓住芬尔的金发，阴茎残根被舔的感觉真好，我可以感到它越来越硬了和红肿了，难怪那么多无屌男孩要互相舔阴茎残根。

芬尔将食指沾了沾口水，然后就插入了我的屁眼，当他整根手指插入时，我只能啊啊啊的呻吟着。很快，我亲弟弟就发现了我的前列腺，他抚摸着、揉着，将一股股快感传送到我的下体处。我的呼吸声越来越沉重，而我也越来越接近高潮，芬尔似乎很清楚他大哥的身体，他再次舔我的阴茎残根，另外一只手正温柔的玩着我的睾丸，时而轻轻挤压，时而抚摸。但他在我体内的手也不放松，继续刺激我的前列腺，这种前后夹攻的刺激是我前所未见的。

突然间，我感到高潮的来临，和过去不太一样，但我还是知道高潮将要来临。

「操！芬尔！我要射了！！！！」我一边叫着，一边将芬尔的头按在我的下体处。

这是我被切掉阴茎以来，我第一次射精，真的我射精了，就像当时屋子里的那个男生那样。一股股奶白色的精液从我阴茎顶端激射而出，然后剩下的精液从尿道口里分泌出来。随着我全身都沉醉于高潮，芬尔微笑着从我屁眼里拔出他的手指。

「哥，你看！失去阴茎并不是性生活的终结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！」芬尔的双臂拥抱着我，然后在我耳边这样说。

当晚，芬尔成了我的导师，他教会了我如何取悦男人。他躺在我的床上，然后他指导者我如何使他达到高潮。我变了，我开始享受舔芬尔的屁眼和睾丸的感觉，当我弟弟射精时，我将他咸咸的精液一滴不留的全吞了。

就这样，我就成了无屌俱乐部的一份子，一有机会，我就会参加他们的集体性交。我现在非常喜欢操、舔其他男孩，但我更喜欢被其他男孩用假阳具操屁眼。

不过，我弟弟始终在我心中拥有特殊地位，没有人能够替代我和芬尔相拥着做爱的感觉。当我手指深入芬尔的屁眼，直捣他的前列腺时，他身体对我手指的挤压，以及他的精液喷射到我的舌头上都令我很开心。完事后，我喜欢轻柔的亲吻着芬尔，然后微笑着对他说：「芬尔，我爱你！」

他也会笑着回应说：「哥，我也爱你！」
